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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被土耳其认定为

“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

（库工党）宣布停火，并表示响

应其被关押在伊姆拉勒岛监狱的

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的呼

吁，将放下武器并解散，但同时

强调这一进程必须由厄贾兰本人

领导。此前的2月27日，土议会

第三大党、亲库尔德人的“人民

平等与民主党”（DEM）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读了厄贾兰的亲笔

信。厄贾兰表示库工党“已完成

历史使命，应召开大会并宣布自

行解散”，并呼吁所有武装团体

放下武器。

此次库工党宣布停火看似突

然，实则酝酿已久。早在2024年

10月，土执政联盟的民族主义行

动党（MHP）领导人巴赫切利

就已公开与厄贾兰对话，随后

MHP与DEM在议会展开高频互

动，引人注目。此番库工党宣布

停火，能否使其与土政府走向真

正的和解？

埃尔多安的政治演算

此次和解进程看似由巴赫

切利牵头，但这背后离不开土总

统埃尔多安的首肯。土政府曾于

2013～2015年成功与库工党实

现停火，双方共同开启了“和平

进程”。这一成就曾让埃尔多安

在国际社会广受赞誉，一度让人

们看到库尔德问题被彻底解决的

希望。但在2015年亲库尔德政党

在土议会中崛起、执政党正义与

发展党（正发党）一度失去议会

多数派地位、叙利亚内战愈演愈

烈、土东南部出现恐怖主义威胁

等复杂背景下，停火协议最终破

裂。迄今，库工党与土政府间的

武装冲突已延宕40余年，造成数

万人丧生。

埃尔多安此番推动和解，

主要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在经

济领域面临的争议迫使埃尔多安

寻求更稳固的执政遗产。埃尔多

安被认为在土政治史上开创了

“埃尔多安时代”。然而，在经

济方面，其表现仍有很大争议。

若说“埃尔多安时代”的前十年

（2003～2013年）是土经济腾

飞、中产阶级崛起的十年；那随

后十年（2014～2024年）的关键

词则是通货膨胀高企、货币贬值

与经济下行。近十年土通胀率年

均超60%、里拉贬值400%。埃尔

多安亟须在任期结束前留下一个

“时代性成就”。

其次，面对反对党的强势回

归，埃尔多安必须扩大执政联盟

的选民基础，为2028年的大选做

准备。2016年土发生未遂军事政

变后，作为DEM前身的人民民

主党遭到埃尔多安政府的打压排

挤，不仅隶属于该党的数十名市

长被罢免，该党也随时面临被封

禁的危险，因此被迫更名求存。

但如今该党竟成为埃尔多安政府

潜在的合作对象，这凸显出执政

联盟空前的选举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土主要反对

党共和人民党与DEM长期保持

着非正式的“选举默契”。虽然

双方始终未建立正式联盟，但每

逢总统、议会及地方选举周期，

DEM支持者便会在本党候选人胜

选无望的选区启动战术性配票机

制——系统性地将选票导向共和

人民党候选人。此举在2024年的

地方选举中，直接助推共和人民

党达成近40年来最显著“版图

扩张”，共和人民党还在首都安

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

重要城市的市长选举中击败执政

党，使后者遭遇执掌土20余年

来的“最惨失利”。因此，长期

遭受政府高压政策的亲库尔德政

治力量，反而成为埃尔多安破局

的关键变量。

与此同时，在近期来自共和

人民党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

奥卢被捕、政府开始大规模打压

反对派势力的背景下，DEM仍保

持了与执政联盟的密切交往。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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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土内政部声明称，伊马姆

奥卢因涉嫌非法记录个人信息、

受贿、干预公共招标和组建犯罪

组织，已被暂时停职并羁押候

审。3月27日，DEM公布的庆祝开

斋节党务日程显示，该党将先后

拜访MHP、正发党，这也是十年

来DEM（及其前身）首次与正发

党共同举行节庆活动。目前库尔

德政治势力在伊马姆奥卢被捕后

表态并不积极，库尔德人也并未

较大规模参与相关游行示威。因

此有舆论猜测，执政联盟可能已

和DEM达成某种政治默契。

近十年来，正发党注重民族

主义远多于伊斯兰主义，埃尔多

安在库尔德问题上也立场强硬。

然而，如今外界普遍认为埃尔多

安恐怕归根到底是一位政治现实

主义者，即便是土政治中最为敏

感的库尔德问题，对他而言也是

可以利用的政治筹码。此外，为

了“左右通吃”、不丢失土民族

主义选民，同厄贾兰达成政治和

解的提议必须由极右翼的MHP提

出，只有这样埃尔多安的政治阵

营才可能重回2015年前的局面。

和平进程的潜在风险

然而，此次和解进程的推进

仍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库工党

内部是否会有激进成员继续坚持

武装斗争路线，甚至组建更为激

进的派别破坏停火。对库工党而

言，厄贾兰呼吁停火尚可接受，

但要求他们解散则近乎于“无条

件投降”。事实上，2024年10

月，就在巴赫切利公开自己正与

厄贾兰谈判的消息后不久，土航

空航天工业公司位于安卡拉的一

家工厂就遭到了袭击，随后也有

库工党高层宣布对此次袭击负

责。这说明，库工党内部对是否

停火确有争议。

此外，就算库工党能努力

维持停火，也仍可能被“殃及池

鱼”。库工党激进派成员脱离组

织，成立更激进的武装组织其实

有先例可循。2004年出现的“库

尔德斯坦自由之鹰”（TAK）正

是因反对“投降主义”自库工党

分裂而来。此前土政府对库工党

动武时，往往将TAK和叙库尔德

武装视为库工党的一部分，土政

府未来会否因这些激进武装并未

解散而宣称停火无效，仍是未知

数。虽然TAK、叙库武装与库工

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很多观察家也怀疑库工党在

背后操纵前者的活动，但在组织

层面，其与这些武装并无上下级

关系。凭借如今库工党的武装实

2025年2月27日，土耳其“人民

平等与民主党”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读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

领导人厄贾兰的个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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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恐怕很难左右其他派别的行

动。土政府能否“体谅”这一事

实，或将决定此次停火能否长期

维续。

其次是库工党在伊拉克北

部辛贾尔山区仍盘踞着约数千人

武装，无论如何遣散这些人，都

会带来一定安全隐患。该问题恐

需土与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库尔

德斯坦自治区地方政府三方合作

才可能解决。在厄贾兰亲笔信被

宣读当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

治区主席府与伊拉克政府都表达

了欢迎态度。但就在库工党宣布

停火后，土政府仍单方面对伊拉

克北部发起军事行动，这为和平

进程笼罩上了一层阴云。因此，

即便库工党武装最终能够解散，

土政府会否有耐心与另外两方合

作处理后续问题，仍有待进一步

观察。

目前，人们对和平进程前景

或许只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对

埃尔多安政府和库工党而言，当

前的和平进程仍如同走钢丝一般

微妙：前者需在土民族主义者基

本盘与库尔德选民间保持平衡，

后者则面临“解除武装即失去筹

码”的困境。即便双方都能展现

政治勇气，积怨四十载的民族矛

盾、盘根错节的地缘利益，仍可

能让和平曙光转瞬即逝。

库尔德民族主义退潮引发的思考

库工党再次宣布停火，意味

着多年来日趋衰退的库尔德民族

主义进一步陷入低潮，但这并非

意味着库尔德人争取政治权利的

努力宣告失败。对土库尔德人而

言，目前最大问题在于政府仍未

明确表态未来是否会更加尊重库

尔德人的政治与文化权益。但至

少DEM在土政坛的地位得到了巩

固，这为库尔德选民通过合法政

治程序争取自身权益提供了基本

平台。

上世纪80～90年代，厄贾兰

坚持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库尔德人

的独立建国，但其最终不但没有

成功，还造成数万民众丧生，进

一步加剧了土东南部库尔德人居

住区的经济落后。此后，厄贾兰

提出更为现实的自治诉求，并要

求库工党放弃使用无差别袭击平

民的恐怖主义手段。虽然库工党

恐怕并没有全面贯彻其自我宣称

的“非恐怖主义”原则，但进入

本世纪以来，库尔德问题相关暴

力活动烈度确已显著降低。1999

年被捕入狱后，厄贾兰反思自

身，提出了“民主邦联主义”政

治理念，该理念呼吁权力下放，

谋求实现村社自治式的“（半）

直接民主”，让地方民众的政治

诉求可更及时地得到响应，不必

事事等待中央政府官僚的治理。

“民主邦联主义”不再重复狭隘

激进的民族主义口号，试图避免

库尔德民族主义被库尔德社会中

的权贵部落、地主、家族所裹

挟，相比单纯的“对抗式民族主

义”，该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进步。

考虑到库尔德人分布在土

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与伊朗，

任何一国的库尔德人若想独立建

国，都可能遭遇“联合绞杀”，

而在和平环境中为普通库尔德人

谋求现实权益则更有利于民生，

“民主邦联主义”提供了某种超

越民族主义的可能。在过去十余

年叙内战的一片乱局中，叙东北

部地区出现了践行“民主邦联主

义”、保持地方相对稳定的所谓

“罗贾瓦”自治政权。“罗贾

瓦”并不谋求库尔德人独立建

国，其通过将权力高度下放，在

地方维持了“直接民主”参与度

极高的村社自治。这种去中心化

的权力结构不仅未在叙全国一片

混乱的局面下削弱叙东北部地区

的稳定，反而加强了当地各民族

的团结协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某一民族或宗教派别作为统治

集团压迫其他族群的情况出现。

在叙东北部相对稳定的大环境

下，叙库武装和阿拉伯人、亚述

人等当地民族团结奋战，甚至能

部分借助外部势力支持，基本成

功消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民主

邦联主义”潜在的现实可操作

性，同时也提示，激进的民族主

义政治并不是解决民族矛盾的终

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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